
第六章
鸢尾宿命

不久之后，便迎来了学校组织的郊游日。老
师和学生们搭校车去了海边的一所水族馆。室内有
点闷，弥漫着海水的咸腥味。萨波丽娜望着鱼儿在
缸里辗转徘徊，最终只能随波逐流，这一幕勾起了
她一个月前的记忆。她深感悲哀。恰如鱼儿只能被
囚禁在鱼缸里，那段她所珍视的情谊或许也只能停
留在过去。而那些美好最终会化作一个个小气泡，
消散在诺大的世界里。她抬头环顾四周，和阳春三
月的满园春色不同，初夏时节碧草如茵。一切早已
物是人非，仅剩她还立在风中静候佳音。

一转头，艾舞睿缓缓走来，手中捧着一束花，

80



绿叶间错落有致地点缀着月季。它们似乎刚睡醒，
花瓣还挂着晶莹的露珠。
“春去夏来，依旧该是风调雨顺的时节呢。今

天来郊游，该开开心心的。”说着，从中挑了一朵
淡紫色的，赠给了她。

那颜色深得像宇宙中的星云，又浅得如初升
的晨雾。月季一向被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，加上是
不常见的紫色，让其更显得珍贵。她接过花，从刚
才的满面愁容转而喜笑颜开，仿佛手中的月季慰藉
了她。

听到这里，面前的艾舞睿轻轻地推了她一

下，然后说:“没想到当时顺手的一个动作，你
还会记得。”

“是呀，谢谢你! 可是那天午餐时......”

81



“真的没想到迪岚妮会......”
“不是的。她并非无端生事。”她连连否认，

说明道:“是莫妮卡的问题。迪岚妮一直当她是
朋友，但她却坚称她们只是同学，甚至时不时

地说迪岚妮的坏话。她这样的人品，十有八九

在背后也是这样诋毁我的。那迪岚妮那天的过

激反应也就解释得通了。只怪我太笨了，竟没

看出人心叵测。”

身后的窗外，蔚蓝的晴空融入了一丝橙黄。

夕阳西下，霞光透过远处几朵稀疏的云，把天

边染得万紫千红，让人仿佛身处异时空。看着

对方不明所以的面孔，她终于决定将那天的事

和盘托出。

正午时分，头顶的太阳照得地面火辣辣地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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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如盛夏。同学们搭缆车直达山顶，找了一块沁绿
之地，便摊开五彩缤纷的垫子开始野餐。头顶是一
片湛蓝，清新的空气夹带着草木馥郁的香气。远出
的青山碧水美不胜收，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画，
令人心旷神怡。萨波丽娜去找莫妮卡，她却说要和
迪岚妮一起用餐。

少女不解地问道:“你们和好了? 你之前好像
讨厌她来着。”

她没好气地回答:“没办法呀，迪岚妮要我陪
她。现在我们一起做项目，哪里敢得罪这个女魔
头，不然她上课整我可怎么办呀! 不过你吃完来找
我吧，应该可以玩会儿。”

对方一脸悻悻然地离去，速战速决吃完，然
后大步流星地来找她了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那时迪岚
妮和温蒂聊得正欢，冷落了她。所以两人一见面就
如牛奶遇见咖啡，旁若无人地打闹起来。她拿起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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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趁对方不注意按下快门，拍下一张丑照。
“喂! 讨厌! 你快点删了啊!”反应过来的少女

讯速去抢手机，被她一个侧身躲掉。
“这照片多么有趣呀! 我要给大家看看。”
“你疯了吗? 快把它删了!”
“不删，如果吉安娜看到的话，你和她说不定

可以借着这个话题聊一下呢! 你还要感谢我唉。”说
完还不忘指了一下正在发呆的吉安娜，随后捧腹大
笑。

她们一个追，一个跑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“萨波丽娜，你够了!! 干嘛抢她手机呢?”一

声呵斥划破和平的氛围，洪亮的嗓音在山谷间回
荡，让事态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

闻声，两人不明究理地回头。迪岚妮双手叉
腰，怒目圆睁地藐视一切，仿佛自己站在道德制高
点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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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继续控诉道:“你每天要逼着她陪你也就算
了，还总是欺负她做什么?”

萨波丽娜被一连串劈头盖脸的指责弄得毫无
头绪，但她成功地被激怒了，于是不甘示弱地回应
道:“欺负? 你都不知道来龙去脉。这是我们的事，
你还是别多嘴了吧。”

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，语气下意识加快了。与
此同时，从她急促的喘息声中，显示出她依旧压着
火气。

对方不以为然地说:“你瞎了吗? 看不出来莫
妮卡不愿意吗?”
“那关你什么事? 莫妮卡自己都没说什么，轮

到你来管了?”
“她是我朋友，我不能让她被欺负! 这是见义

勇为，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!”
提到“朋友”，她觉出一丝古怪，但现状刻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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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缓。急剧上升的血压和肾上腺素让她的神经末稍
麻麻的。她往前走了一步，眯了一下眼睛，眼神立
刻变得尖锐又凌厉。

她冷哼一声，霸气地说:“你这叫多管闲事!
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呢?”
“你要干嘛?”语气略显慌乱。
她乘胜追击道:“你就别装圣母了，你又是什

么好人吗?”
她的脚步不由得逼近，眼中射出炙热的怒火。

此时她已完全被愤怒支配，嘴上一句接着一句，句
句直戳要害。每一个细节，从她脚下的碎石，到
她颤抖的肌肉，再到她狰狞的面容，都显出一种霸
气。迪岚妮被这架势吓得惊慌失措，张牙舞爪地胡
乱比划，可惜无一人站出来救场。她一连后退几
步，最后一不小心踏空，如同失重的花瓶，跌下山
崖。少女伸手试图抓住，奈何失之交臂。在延绵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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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的尖叫过后，是鸦雀无声的死寂。
霎时，风云变幻，阳光刚刚还灿烂地照射在

草地上，如今却被厚重的乌云所遮挡。大片大片的
云层托不住湿气，大雨如注，似乎连天神也在为这
悲剧掉眼泪。她征征地回望，莫妮卡站在原地冷眼
旁观，始终一言不发，仿佛事不关己。周围聚集
了众多看热闹的同学。那些围观的人们，他们的脚
步、他们的呼吸、他们的目光，都如同寒冰一般，
冷酷无情。那一双双眼晴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揣
度和审判。
“你! 先是欺负莫妮卡，然后又把迪岚妮推下

去了!!”人群中发出一道刺耳的声音，是莫妮卡身
边的一位女同学。

萨波丽娜否认，奈何堵不住悠悠众口，只得
把辩白的希望寄托于莫妮卡。

莫妮卡注意到她的视线，仅半响，便飞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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窜到吉安娜身后求饶道:“救救我! 你别生气，别过
来，我做错了什么? 你为什么要抢我手机......”

那声音十分娇弱，惹人怜惜。下一秒，她更
是扑通一声跪在女孩前，嘴巴一张一合地说着什
么。这算是做实了萨波丽娜的罪名，场面对她极度
不利。在众说纷纭的议论声下，她百口莫辩。无
力感顿时席卷全身，她呆若木鸡，空气似乎都凝固
了。她仿佛坠入一个不见底的深渊，手脚止不住地
颤抖。背叛来得猝不及防。莫妮卡还特意扭过头
来，露出一个邪魅的微笑，手臂上牵牛花的纹身格
外刺眼。那一刹那，记忆如走马灯般在她的脑袋里
闪过，湿润了眼底。她彻悟了，给人致命一击的往
往是信任的人。她紧咬嘴唇，不让泪水决堤。她们
的感情即便有真心也是昙花一现。莫妮卡就像她自
己最爱的牵牛花，看似纯良敦厚，却不宜深交。
“肃静! 全部给我闭嘴!”布莱恩老师从人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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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身，喊道:“萨波丽娜和莫妮卡，你们跟我出来。”
在老师的示意下，温蒂遣散了围观的人群，并

明令禁止再讨论此事。老师没有太为难她们，片刻
后两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小组，按部就班地走完那天
的行程。

萨波丽娜随大部队到了一间当地有名的寺庙。
走进佛堂，青铜色的大佛赫然在目。可是她始终静
不下心，小脸蛋涨得通红，脑壳嗡嗡作响，宛若一
只惊弓之鸟。这让她与周围清新静雅的环境显得格
格不入。她双手合十，紧闭双目。发生在她身上的
种种乱事织起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，而她被命运推
着走，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已经酿成大祸。她懊悔不
已，唯有默默忏悔，乞求上苍的宽恕。

等她从佛堂出来时，吉安娜独自一人坐在远
离人群的角落，手上把玩着一颗小球。她一步步靠
近，却迟迟没有开口。她心乱如麻，喉咙像被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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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扼住了一样。她在脑海中寻遍所有的词藻，最
终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三个字。
“对不起!”她低着头，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

抽搐。
对方抬起头仰望着她，略感意外地问道:“为

什么和我道歉? 你和莫妮卡怎么了? 你先坐下说。”
她才注意到自己由于过度紧绷，摆着臭脸僵

在原地，像是来宣战的。她手忙脚乱地坐下来，双
手抱着膝盖，目光呆滞。
“因...... 因为午饭的时候，因为莫妮卡，因为

我，我们给你添麻烦了。”她支支吾吾地解释着，
试图道出真相，但在那一刻，语言是那么地苍白无
力。

女孩边听边问，尽力从她语句的碎片中拼凑
出前因后果。途中，蕾伊拉走了过来。她惊恐地住
嘴，整个人全缩成一团。这是典型的防御型姿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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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已经准备好挨训了。可是这一次，对方既没有如
她预料般的插话，也没有拉走吉安娜，而是走到她
们两人中间蹲了下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抬头，目光相
交之时，感受到了尊重。她面容有了些许松懈，一
边继续说下去，一边在心里重新审视面前的姑娘。
蕾伊拉和那些隔岸观火的同学们不同，她的脸上写
着信任。她没有点评，只是默默地听着，时不时点
一下头。依旧是少女和吉安娜在对话，就这样讲出
了许多细节。萨波丽娜确信自己误会了她，愧疚瞬
间涌上心头。
“我相信你! 同学们说你毫无理由地欺负莫妮

卡，又将迪岚妮推下山崖，可我不信。”她用这一
句话让两人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随即冰释前嫌，
她又说道:“大众最喜欢人云亦云。你没有做，信
你的人无需你证明，你的为人摆在那里。”

她说完后，吉安娜才停下了一直把玩着小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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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手，把手搭在少女的手上，说:“我也信你。”
暖意从手掌发散，蔓延到了全身。在雨后的

泥泞旁，她们围成了一个三角形，像是多年的好
友。巴士回程的路上，迷雾逐渐散去，心态变得平
和。

次日的晚上有个舞会，庆祝马上到来的黄金
周。夜幕降临，富丽堂皇的会场里聚集了形形色色
的人。远处传来悠悠扬扬的琴声，是吉安娜弹奏着
钢琴。她拖地的粉色纱裙轻盈地飘动，与夜风形成
完美的和谐画面。音符从她的指尖泄漏，像是流星
划破夜空，流淌在暮色中。她用音乐述说着时光里
遇见的风霜。渐渐，进入高潮，原本悠然抒情的曲
调变得激昂。她在高音与低音之间切换，在黑与白
的半音阶梯上飞跑，为舞会助兴。曲终，人们仍意
犹未尽。她起身，缓缓鞠躬。蕾伊拉凑上去一通
猛夸，留意到不远处的萨波丽娜。那少女身着一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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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紫色长裙，散着及腰的大波浪卷发，手上拈着那
只蓝紫色的鸢尾花，目光殷切地望着她。她心存善
念，想成人之美，留给她们独处的时间。她点头示
意对方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吉安娜移步到会场中央
一颗硕大的樱树，背靠大树坐下，满是恬静美好的
模样。

萨波丽娜走过去，背靠树干坐在另一侧，扒
着树干，试探性地问道:“到玫瑰盛开的季节了，你
记不记得咱们约定过......”

她还记得春假时许下的承诺。
女孩连忙打断她，说:“早就忘了。何况我也

没时间。”
“一点时间都没有吗?”
“没有。”声音冰冷且毫无感情。
她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，扭过头去不再出声。

她本来也没抱多少希望，只是那微乎其微的希冀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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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彻底破灭。两人仅隔着一颗树干，却犹如远在天
边。一只白皙的手伸向吉安娜，是蕾伊拉的。她们
牵着手离开。萨波丽娜脸上的哀伤难以掩饰。她瞥
了一眼手中握着的鸢尾，一把将其撕碎，往天上一
抛。残破的蓝紫色花瓣漫天纷飞，就像她们破碎的
友情，浪漫却稍纵即逝，如今已然支离破碎。原来
是宿命注定要游离。她的双眸中充满绝望，像是被
命运的玩笑捉弄。泪滴从眼角悄然滑落，她拖着长
裙径直离开了会场。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像天神倾
洒的水龙头，豌豆大小的雨点毫不留情地砸向她的
脸颊，显得无比凄凉。她没有撑伞，精心打扮好的
发型被水冲得垂下来。不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，但
她毫无反应，始终麻木地前行，最终消失在苍茫的
雨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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